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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黑叟 

唐宝应中，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妻陆氏，有姿容而无子

息。州有寺名宝林，中有魔母神堂，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

报验焉。政暇日，率妻孥入寺。至魔母堂，捻香祝曰：“祈

一男，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。”陆氏又曰：“傥遂所愿，

亦以脂粉钱百万，别绘神仙。”既而寺中游，薄暮方还。

两月余，妻孕，果生男。政大喜，构堂三间，穷极华丽。

陆氏于寺门外筑钱百万，募画工。自汴、滑、徐、泗、杨、

润、潭、洪及天下画者，日有至焉。但以其偿过多，皆不

敢措手。忽一人不说姓名，称剑南来，且言善画。泊寺中

月余，一日视其堂壁，数点头。主事僧曰：“何不速成其

事耶？”其人笑曰：“请备灯油，将夜缉其事。”僧従其言。

至平明，灿烂光明，俨然一壁。画人已不见矣。政大设斋，

富商来集。政又择日，率军吏州民，大陈伎乐。至午时，

有一人形容丑黑，身长八尺，荷笠莎衣，荷锄而至。阍者

拒之，政令召入，直上魔母堂，举手锄以劚其面，壁乃颓。

百万之众，鼎沸惊闹，左右武士欲擒杀之，叟无怖色。政

问之曰：“尔颠痫耶？”叟曰：“无。”“尔善画耶？”叟曰：

“无。”曰：“缘何事而劚此也？”叟曰：“恨画工之罔上

也。夫人与上官舍二百万，图写神仙，今比生人，尚不逮

矣。”政怒而叱之。叟抚掌笑曰：“如其不信，田舍老妻，

足为验耳。”政问曰：“尔妻何在？”叟曰：“住处过湖南

三二里。”政令十人随叟召之。叟自苇庵间，引一女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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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十五六，薄傅粉黛，服不甚奢，艳态媚人，光华动众。

顷刻之间，到宝林寺。百万之众，引颈骇观，皆言所画神

母，果不及耳。引至阶前，陆氏为之失色。政曰：“尔一

贱夫，乃蓄此妇，当进于天子。”叟曰：“待归与田舍亲诀

别也。”政遣卒五十，侍女十人，同诣其家。至江欲渡，

叟独在小游艇中，卫卒侍女叟妻同一大船。将过江，不觉

叟妻于急流之处，忽然飞入游艇中。人皆惶怖，疾棹趋之。

夫妻已出，携手而行。又追之，二人俱化为白鹤，冲天而

去。 

第二篇 萧洞玄

王屋灵都观道士萧洞玄，志心学炼神丹，积数年，卒

无所就。无何，遇神人授以大还秘诀曰：“法尽此耳，然

更须得一同心者，相为表里，然后可成，盍求诸乎？”洞

玄遂周游天下，历五岳四渎，名山异境，都城聚落，人迹

所辏，罔不毕至。经十余年，不得其人。至贞元中，洞玄

自浙东抵扬州，至亭埭，维舟于逆旅主人。于时舳舻万艘，

隘于河次，堰开争路。上下众船，相轧者移时。舟人尽力

挤之，见一人船顿，蹙其右臂且折，观者为之寒栗。其人

颜色不变，亦无呻吟之声，徐归船中，饮食自若。洞玄深

嗟异之，私喜曰：“此岂非天佑我乎？”问其姓名，则曰

“终无为”，因与交结。话道欣然，遂不相舍，即俱之王

屋。洞玄出还舟秘诀示之，无为相与揣摩，更终二三年，

修行备至。洞玄谒无为曰：“将行道之夕，我当作法护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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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当谨守丹灶。但至五更无言，则携手上升矣。”无为曰：

“我虽无他术，至于忍断不言，君所知也。”遂十日设坛

场，焚金炉，饰丹灶。洞玄绕坛行道步虚，无为于药灶前，

端拱而坐， 心誓死不言。一更后，忽见两道士自天而降，

谓无为曰：“上帝使问尔，要成道否？”无为不应。须臾，

又见群仙，自称王乔、安期等，谓曰：“适来上帝使左右

问尔所谓，何得不对？”无为亦不言。有顷，见一女人，

年可二八，容华端丽，音韵幽闲，绮罗缤纷，薰灼动地，

盘旋良久，调戏无为，无为亦不顾。俄然有虎狼猛兽十余

种类，哮叫腾掷，张口向无为，无为亦不动。有顷，见其

祖考父母先亡眷属等，并在其前，谓曰：“汝见我，何得

无言？”无为涕泪交下，而终不言。俄见一夜叉，身长三

丈，目如电赩，口赤如血，朱发植竿，锯牙钩爪，直冲无

为，无为不动。既而有黄衫人，领二手力至，谓无为曰：

“大王追，不愿行，但言其故即免。”无为不言。11111111
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，无为不得已而随之。须臾至一府

署，云是平等王，南面凭几，威仪甚严。厉声谓无为曰：

“尔未合至此，若能一言自辨，即放尔回。”无为不对。

平等王又令引向狱中，看诸受罪者，惨毒痛楚，万状千名。

既回，仍谓之曰：“尔若不言，便入此中矣。”无为心虽恐

惧，终亦不言。平等王曰：“即令别受生，不得放归本处。”

无为自此心迷，寂无所知。俄然复觉，其身托生于长安贵

人王氏家。初在母胎，犹记宿誓不言。既生，相貌具足，

唯不解啼。三日满月，其家大会亲宾，广张声乐，乳母抱

儿出，众中递相怜抚。父母相谓曰：“我儿他日必是贵人，

因名曰贵郎。”聪慧日甚，祗不解啼。才及三岁便行，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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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好弄。至五六岁，虽不能言，所为雅有高致。十岁操笔，

即成文章，动静嬉游，必盈纸墨。既及弱冠，仪形甚都，

举止雍雍，可为人表。然自以喑痖，不肯入仕。其家富比

王室，金玉满堂，婢妾歌钟，极于奢侈。年二十六，父母

为之娶妻，妻亦豪家，又绝代姿容，工巧伎乐，无不妙绝。

贵郎官名慎微，一生自矜快乐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，端敏

惠黠，略无伦比。慎微爱念，复过常情。一旦妻及慎微，

俱在春庭游戏。庭中有盘石，可为十人之坐，妻抱其子在

上，忽谓慎微曰：“观君于我，恩爱甚深。今日若不为我

发言，便当扑杀君儿。”慎微争其子不胜，妻举手向石扑

之，脑髓迸出，慎微痛惜抚膺，不觉失声惊骇。恍然而寤，

则在丹灶之前。而向之盘石，乃丹灶也。时洞玄坛上法事

方毕，天欲晓矣，俄闻无为叹息之声，忽失丹灶所在。二

人相与恸哭，即更炼心修行，后亦不知所终。

第三篇 慈恩塔院女仙

唐太和二年长安城南韦曲慈恩寺塔院，月夕，忽见一

美妇人，従三四青衣来，绕佛塔言笑，甚有风味。回顾侍

婢曰：“白院主，借笔砚来。”乃于北廊柱上题诗曰：“黄

子陂头好月明，忘却华筵到晓行。烟收山低翠黛横，折得

荷花赠远生。”题讫，院主执烛将视之，悉变为白鹤，冲

天而去。书迹至今尚存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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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篇 叶静能

唐汝阳王好饮，终日不乱。客有至者，莫不留连旦夕。

时术士叶静能常过焉，王强之酒，不可，曰：“某有一生

徒，酒量可为王饮客矣。然虽侏儒，亦有过人者。明日使

谒王，王试与之言也。”明旦，有投刺曰：“道士常持蒲。”

王引入，长二尺。既坐，谈胚浑至道，次三皇五帝、历代

兴亡、天时人事、经传子史，历历如指诸掌焉。王呿口不

能对。既而以王意未洽，更咨话浅近谐戏之事，王则欢然。

谓曰：“观师风度，亦常饮酒乎？”持蒲曰：“唯所命耳。”

王即令左右行酒。已数巡，持蒲曰：“此不足为饮也，请

移大器中，与王自挹而饮之，量止则已，不亦乐乎？”王

又如其言。命醇酹数石，置大斛中，以巨觥取而饮之。王

饮中醺然，而持蒲固不扰，风韵转高。良久，忽谓王曰：

“某止此一杯，醉矣。”王曰：“观师量殊未可足，请更进

之。”持蒲曰：“王不知度量有限乎？何必见强。”乃复尽

一杯，忽倒，视之则一大酒榼，受五斗焉。

第五篇 韦丹

唐江西观察使韦丹，年近四十，举五经未得。尝乘蹇

驴，至洛阳中桥。见渔者得一鼋，长数尺，置于桥上，呼

呻余喘，须臾将死。群萃观者，皆欲买而烹之。丹独悯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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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其直几何。渔曰：“得二千则鬻之。”是时天正寒，韦衫

袄袴，无可当者，乃以所乘劣卫易之。既获，遂放于水中，

徒行而去。时有胡芦先生，不知何所従来，行止迂怪，占

事如神。后数日，韦因问命，胡芦先生倒屣迎门，欣然谓

韦曰：“翘望数日，何来晚也？”韦曰：“此来求谒。”先

生曰：“我友人元长史，谈君美不容口， 诚托求识君子，

便可偕行。”韦良久思量，知闻间无此官族。因曰：“先生

误，但为某决穷途。”胡芦曰：“我焉知？君之福寿，非我

所知。元公即吾师也，往当自详之。”相与策杖至通利坊，

静曲幽巷。见一小门，胡芦先生即扣之。食顷，而有应门

者开门延入。数十步，复入一板门。又十余步，乃见大门，

制度宏丽，拟于公侯之家。复有丫鬟数人，皆及姝美，先

出迎客。陈设鲜华，异香满室。俄而有一老人，须眉皓然，

身长七尺，褐裘韦带，従二青衣而出。自称曰：“元浚之。”

向韦尽礼先拜。韦惊，急趋拜曰：“某贫贱小生，不意丈

人过垂采录，韦未喻。”老人曰：“老夫将死之命，为君所

生，恩德如此，岂容酬报？仁者固不以此为心，然受恩者

思欲杀身报效耳。”韦乃矍然，知其鼋也，然终不显言之。

遂具珍羞，流连竟日。既暮，韦将辞归，老人即于怀中出

一通文字，授韦曰：“知君要问命，故辄于天曹，录得一

生官禄行止所在，聊以为报。凡有无，皆君之命也。所贵

先知耳。”又谓胡芦先生曰：“幸借吾五十千文，以充韦君

改一乘，早决西行，是所愿也。”韦再拜而去。明日，胡

芦先生载五十缗至逆旅中，赖以救济。其文书具言，明年

五月及第；又某年平判入登科，受咸阳尉；又明年登朝，

作某官。如是历官一十七政，皆有年月日。最后年迁江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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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察使，至御史大夫。到后三年，厅前皂荚树花开，当有

迁改北归矣。其后遂无所言，韦常宝持之。自五经及第后，

至江西观察使。每授一官，日月无所差异。洪州使厅前，

有皂荚树一株，岁月颇久。其俗相传，此树有花，地主大

忧。元和八年，韦在位，一旦树忽生花，韦遂去官，至中

路而卒。初韦遇元长史也，颇怪异之。后每过东路，即于

旧居寻访不获，问于胡芦先生。先生曰：“彼神龙也，处

化无常，安可寻也？”韦曰：“若然者，安有中桥之患？”

胡芦曰：“迍难困厄，凡人之与圣人，神龙之与 耑蠕，

皆一时不免也，又何得异焉？”

第六篇 吕群

唐进士吕群，元和十一年下第游蜀。性粗褊不容物，

仆使者未尝不切齿恨之。时过褒斜未半，所使多逃去，唯

有一厮养。群意凄凄，行次一山岭，复歇鞍放马，策杖寻

迳，不觉数里。见杉松甚茂，临溪架水，有一草堂，境颇

幽邃，似道士所居，但不见人。复入后斋，有新穿土坑，

长可容身。其深数尺，中植一长刀，傍置二刀。又于坑傍

壁上，大书云：“两口加一口，即成兽矣。”群意谓术士厌

胜之所，亦不为异。即去一二里，问樵人：“向之所见者，

谁氏所处？”樵人曰：“近并无此处。”因复窥之，则不见

矣。后所到众会之所，必先访其事。或解曰：“两口君之

姓也，加一口品字也。三刀州字，亦象也，君后位至刺史

二千石矣。”群心然之。行至剑南界，计州郡所获百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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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于成都买奴马服用，行李复泰矣。成都人有曰南竖者，

凶猾无状，货久不售，群则以二十缗易之。既而鞭挞毁骂，

奴不堪命，遂与其佣保潜有戕杀之心，而伺便未发耳。群

至汉州，县令为群致酒宴。时群新制一绿绫裘，甚华洁，

县令方燃蜡炬，将上于台，蜡泪数滴，污群裘上。县令戏

曰：“仆且拉君此裘”。群曰：“拉则为盗矣。”复至眉州，

留十余日。冬至之夕，逗宿眉西之正见寺。其下且欲害之，

适遇院僧有老病将终，侍烛不绝，其计不行。群此夜忽不

乐，及于东壁题诗二篇，其一曰：“路行三蜀尽，身及一

阳生。赖有残灯火，相依坐到明。”其二曰：“社后辞巢燕，

霜前别蒂蓬。愿为蝴蝶梦，飞去觅关中。”题讫，吟讽久

之，数行泪下。明日冬至，抵彭山县。县令访群，群形貌

索然，谓县令曰：“某殆将死乎？”意绪不堪，寥落之甚。

县令曰：“闻君有刺史三品之说，足得自宽也。”县令即为

置酒，极欢。至三更，群大醉，舁归馆中。凶奴等已于群

所寝床下，穿一坑，如群之大，深数尺。群至，则舁置坑

中，断其首。又以群所携剑，当心钉之，覆以土讫，各乘

服所有衣装鞍马而去。后月余日，奴党至成都，货鬻衣物

略尽。有一人分得绿裘，径将北归，却至汉州街中鬻之。

适遇县令偶出见之，识其烛泪所污，擒而问焉，即皆承伏。

时丞相李夷简镇西蜀，尽捕得其贼，乃发群死处，于褒中

所见，如影响焉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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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篇 李敏求

李敏求应进士举，凡十有余上，不得第。海内无家，

终鲜兄弟姻属，栖栖丐食，殆无生意。大和初，长安旅舍

中，因暮夜，愁惋而坐。忽觉形魂相离，其身飘飘，如云

气而游。渐涉丘墟，荒野之外，山川草木，无异人间，但

不知是何处。良久，望见一城壁，即趋就之。复见人物甚

众，呵呼往来，车马繁闹。俄有白衣人走来，拜敏求。敏

求曰：“尔非我旧佣保耶？”其人曰：“小人即二郎十年前

所使张岸也。是时随従二郎泾州岸，不幸身先犬马耳。”

又问曰：“尔何所事？”岸对曰：“自到此来，便事柳十八

郎，甚蒙驱使。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，非常贵盛，

每日判决繁多，造次不可得见，二郎岂不共柳十八郎是往

来？今事须见他，岸请先入启白。”须臾，张岸复出，张

敏求入大衙门。正北有大厅屋，丹楹粉壁，壮丽穷极。又

过西庑下一横门，门外多是著黄衫惨绿衫人。又见著绯紫

端简而侦立者，披白衫露髻而倚墙者，有被枷锁、牵制于

人而俟命者，有抱持文案、窥觑门中而将入者，如丛约数

百人。敏求将入门，张岸挥手于其众曰：“官客来。”其人

一时俯首开路，俄然谒者揖敏求入见。著紫衣官人具公服，

立于阶下。敏求趋拜讫，仰视之，即故柳澥秀才也。澥熟

顾敏求，大惊：“未合与足下相见。”乃揖登席，绸缪叙话，

不异平生。澥曰：“幽显殊途，今日吾人此来，大是非意

事。莫有所由妄相追摄否？仆幸居此处，当为吾人理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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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求曰：“所以至此者，非有人呼也。”澥沉吟良久曰：“此

固有定分，然宜速返。”敏求曰：“受生苦穷薄，故人当要

路，不能相发挥乎？”澥曰：“假使公在世间作官职，岂

可将他公事，従其私欲乎？苟有此图，谪罚无容逃逭矣。

然要知禄命，乍可施力。”因命左右一黄衫吏曰：“引二郎

至曹司，略示三数年行止之事。”敏求即随吏却出，过大

厅东，别入一院。院有四合大屋，约六七间，窗户尽启。

满屋唯是大书架，置黄白纸书簿，各题榜，行列不知纪极。

其吏止于一架，抽出一卷文，以手叶却数十纸，即反卷十

余行，命敏求读之。其文曰： “李敏求至大和二年罢举。

其年五月，得钱二百四十贯。”侧注朱字：“其钱以伊宰卖

庄钱充。”又“至三年得官，食禄张平子。”读至此，吏复

掩之。敏求恳请见其余，吏固不许，即被引出。又过一门，

门扇斜开。敏求倾首窥之，见四合大屋，屋内尽有床榻，

上各有铜印数百颗，杂以赤斑蛇，大小数百余，更无他物。

敏求问吏：“用此何为？”吏笑而不答，遂却至柳判官处。

柳谓敏求曰：“非故人莫能致此，更欲奉留，恐误足下归

计。”握手叙别，又谓敏求曰：“此间甚难得扬州毡帽子，

他日请致一枚。”即顾谓张岸：“可将一两个了事手力，兼

所乘鞍马，送二郎归。不得妄引经过，恐动他生人。”敏

求出至府署外，即乘所借马，马疾如风，二人引头，张岸

控辔。须臾到一处，天地漆黑，张岸曰：“二郎珍重。”似

被推落大坑中，即如梦觉。于时向曙，身乃在昨宵愁坐之

所。敏求従此遂不复有举心。后数月，穷饥益不堪，敏求

数年前，曾被伊慎诸子求为妹婿。时方以修进为己任，不

然纳之。至是有人复语敏求，敏求即欣然欲之。不旬，遂



● 河 东 记 ●  

─ 11 ─

 

成姻娶。伊氏有五女，其四皆已适人，敏求妻其小者。其

兄宰，方货城南一庄，得钱一千贯，悉将分给五妹为资装。

敏求既成婚，即时领二百千。其姊四人曰：“某娘最小，

李郎又贫，盍各率十千以助焉。”由是敏求获钱二百四十

贯无差矣。敏求先有别色身名，久不得调。其年，乃用此

钱参选，三年春，授邓州向城尉。任官数月，间步县城外，

坏垣蓁莽之中，见一古碑，文字磨灭不可识。敏求偶令涤

去苔藓，细辨其题篆，云晋张衡碑，因悟食禄张平子，何

其昭昭欤。

第八篇 独孤遐叔

贞元中，进士独孤遐叔，家于长安崇贤里，新娶白氏

女。家贫下第，将游剑南，与其妻诀曰：“迟可周岁归矣。”

遐叔至蜀，羁栖不偶，逾二年乃旧。至鄠县西，去城尚百

里，归心迫速，取是夕及家，趋斜径疾行。人畜既殆，至

金光门五六里，天已暝，绝无逆旅，唯路隅有佛堂，遐叔

止焉。时近清明，月色如昼，系驴于庭外。入空堂中，有

桃杏十余株。夜深，施衾帱于西窗下。偃卧，方思明晨到

家，因吟旧诗曰：“近家心转切，不敢问来人。”至夜分不

寐，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，若里胥田叟，将有供待迎

接。须臾，有夫役数人，各持畚锸箕帚，于庭中粪除讫，

复去。有顷，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，及酒具乐器，阗咽

而至。遐叔意谓贵族赏会，深虑为其斥逐，乃潜伏屏气，

于佛堂梁上伺之。辅陈既毕，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，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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衣黄头亦十数人，步月徐来，言笑宴宴。遂于筵中间坐，

献酬纵横，履舄交错。中有一女郎，忧伤摧悴，侧身下坐，

风韵若似遐叔之妻。窥之大惊，即下屋袱，稍于暗处，迫

而察焉，乃真是妻也。方见一少年，举杯瞩之曰：“一人

向隅，满坐不乐。小人窃不自量，愿闻金玉之声。”其妻

冤抑悲愁，若无所控诉，而强置于坐也。遂举金爵，收泣

而歌曰：“今夕何夕，存耶没耶？良人去兮天之涯，园树

伤心兮三见花。”满座倾听，诸女郎转面挥涕。一人曰：

“良人非远，何天涯之谓乎？”少年相顾大笑。遐叔惊愤

久之，计无所出，乃就阶陛间，扪一大砖，向坐飞击。砖

才至地，悄然一无所有。遐叔怅然悲惋，谓其妻死矣。速

驾而归，前望其家，步步凄咽。比平明，至其所居，使苍

头先入，家人并无恙。遐叔乃惊愕，疾走入门，青衣报娘

子梦魇方寤。遐叔至寝，妻卧犹未兴，良久乃曰：“向梦

与姑妹之党，相与玩月，出金光门外，向一野寺，忽为凶

暴者数十辈，胁与杂坐饮酒。”又说梦中聚会言语，与遐

叔所见并同。又云：“方饮次，忽见大砖飞坠，因遂惊魇

殆绝，才寤而君至，岂幽愤之所感耶？”

第九篇 胡媚儿

唐贞元中，扬州坊市间，忽有一妓术丐乞者，不知所

従来。自称姓胡，名媚儿，所为颇甚怪异。旬日之后，观

者稍稍云集。其所丐求，日获千万。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

子，可受半升，表里烘明，如不隔物。遂置于席上，初谓



● 河 东 记 ●  

─ 13 ─

 

观者曰：“有人施与满此瓶子，则足矣。”瓶口刚如苇管大，

有人与之百钱，投之，琤然有声，则见瓶间大如粟粒，众

皆异之。复有人与之千钱，投之如前。又有与万钱者，亦

如之。俄有好事人，与之十万二十万，皆如之。或有以马

驴入之瓶中，见人马皆如蝇大，动行如故。须臾，有度支

两税纲，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。驻观之，以其一时入，

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，且谓官物不足疑者。乃谓媚儿曰：

“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？”媚儿曰：“许之则可。”纲曰：

“且试之。”媚儿乃微侧瓶口，大喝，诸车辂辂相继，悉

入瓶，瓶中历历如行蚁然。有顷，渐不见。媚儿即跳身入

瓶中，纲乃大惊，遽取扑破。求之一无所有，従此失媚儿

所在。后月余日，有人于清河北，逢媚儿。部领车乘，趋

东平而去。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。

第十篇 板桥三娘子

唐汴州西有板桥店，店娃三娘子者，不知何従来。寡

居，年三十余，无男女，亦无亲属。有舍数间，以鬻餐为

业。然而家甚富贵，多有驴畜，往来公私车乘，有不逮者，

辄贱其估以济之。人皆谓之有道，故远近行旅多归之。元

和中，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，过是宿焉。客有先至者六

七人，皆据便榻，季和后至，最得深处一榻。榻邻比主人

房壁，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，夜深致酒，与诸客会饮

极欢。季和素不饮酒，亦预言笑。至二更许，诸客醉倦，

各就寝。三娘子归室，闭关息烛。人皆熟睡，独季和转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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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寐。隔壁闻三良子悉窣，若动物之声。偶于隙中窥之，

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，取烛挑明之，后于巾厢中，取一副

耒耜，并一木牛，一木偶人，各大六七寸，置于灶前，含

水噀之。二物便行走，小人则牵牛驾耒耜，遂耕床前一席

地，来去数出。又于厢中，取出一裹荞麦子，受于小人种

之。须臾生，花发麦熟，令小人收割持践，可得七八升。

又安置小磨子，硙成面讫，却收木人子于厢中，即取面作

烧饼数枚。有顷鸡鸣，诸客欲发。三娘子先起点灯，置新

作烧饼于食床上，与客点心。季和心动遽辞，开门而去，

即潜于户外窥之。乃见诸客围床，食烧饼未尽，忽一时踣

地，作驴鸣，须臾皆变驴矣。三娘子尽驱入店后，而尽没

其货财。季和亦不告于人，私有慕其术者。后月余日，季

和自东都回，将至板桥店，预作荞麦烧饼，大小如前。既

至，复寓宿焉。三娘子欢悦如初，其夕更无他客，主人供

待愈厚。夜深，殷勤问所欲。季和曰：“明晨发，请随事

点心。”三娘子曰：“此事无疑，但请稳睡。”半夜后，季

和窥见之，一依前所为。天明，三娘子具盘食，果实烧饼

数枚于盘中讫。更取他物，季和乘间走下，以先有者易其

一枚，彼不知觉也。季和将发，就食，谓三娘子曰：“适

会某自有烧饼，请撤去主人者，留待他宾。”即取己者食

之。方饮次，三娘子送茶出来。季和曰：“请主人尝客一

片烧饼。”乃拣所易者与啖之。才入口，三娘子据地作驴

声，即立变为驴，甚壮健。季和即乘之发，兼尽收木人木

牛子等。然不得其术，试之不成。季和乘策所变驴，周游

他处，未尝阻失，日行百里。后四年，乘入关，至华岳庙

东五六里。路傍忽见一老人，拍手大笑曰：“板桥三娘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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